
明清年間，焚香品茗與品賞玩物成
了時尚潮流，士人積極開展出一套

「雅」的生活。究竟晚明文人是在怎樣
的理念下，發展出這套文雅的生活文
化呢？他們又如何利用這套「雅」的
文化與世俗世界相區別？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王鴻泰先生
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演
講，便針對上述問題，簡介了自明後
期社會所開展出來的文人文化。

「雅」的文化與品味
所謂「雅」的生活，可以說就是在

生活領域內放置新的內容，將諸如書
畫、茶香、琴石等各種與生產無關的
玩物納入生活範圍中，同時在主觀態
度上耽溺其中，對之愛戀成癖，甚至
以之成為生活重心，作為個人生命的
寄託。在感官的伸展與情感的投注
下，生活呈現出一種別具意味的情境
──一種離異於現實和世俗的雅的意
境，一套文人式的閒賞文化亦由是構
成。《四庫全書．長物志》中便言
道：「有明中葉，天下承平，士大夫
以儒雅相尚，若評書、品畫、瀹茗、
焚香、彈琴、選石等事，無一不精。
而當時騷人墨客，亦皆工鑒別、善品
題，玉敦珠盤，輝映壇坫。」可見這
套文化流行於明清社會中，成為當時
部分士人藉以自我標榜，相互認同的
一種生命情調與生活方式。

賞物以外，明清士人亦重視感官上
的開發與空間上的經營。明代的袁宏
道一生嗜茶，他在《袁中郎隨筆》中
便寫道，自吏吳以來，嚐水既多，已
能以味覺分辨惠山泉與中冷泉之分
別。在《惠山後記》中，他亦云：

「一日，攜天池名品，偕數友汲泉試茶
於此。一友突然問曰：『公今解官，
亦有何願？』余曰：『願得惠山為湯
沐，益以顧渚、天池、虎丘、羅庫，
陸、蔡諸公供事其中，餘輩披緇衣老
焉，勝於酒泉醉鄉諸公子遠矣。』意
旨願以惠山作終老之地，以體味茶韻
為樂。袁宏道在此所說的是飲茶要擇
境，他所言的「境」，包括人的環境和
自然環境，其重視的不僅僅是惠山的
泉水及顧渚、天池、虎丘等地的名
茶，還要有陸羽、蔡襄之類烹茶專家
侍奉茶事，一幫茶人聚在一起說詩談
文，那才是雅的品味的培養。　

「雅」的文化所包含的矛盾
然而，王鴻泰指出，在這套雅致文

化的背後，其實充滿了士人對現實生
活的不滿與矛盾。宋代「重文輕武」，
非常重視科舉考試，加上印刷術開始
普及，讀書的門檻較過往大大降低，
士人的地位得到鞏固。及至明朝，科
舉制更進入了其鼎盛時期。明代統治
者對科舉高度重視，如非驍勇善武
者，報考科舉便成了莘莘學子唯一有
機會出人頭地的途徑。可是，中央政
府對考試之嚴密也超過了以往歷代，
社會上的讀書人越來越多，不少人窮
一生精力與時間於考試中，卻只有極
少數人最終能考上科舉，吐氣揚眉。

在鬱鬱不得志的情況下，部分文人
因此便借物質享受自我排解，與不如
意的仕途抗衡。《容膝居雜錄．卷一》
中便記載葛芝道：「余少年客座，酒
酣輒醉，喟然嘆曰：『倘年過三十不
能致身青雲者，當退隱於長林豐華間
耳。』」由此可見科舉遲滯對士人帶來
的沉重壓力。不過，王鴻泰亦謂，我
們絕不能只單一和片面地理解這種

「閒隱」理念為消極的人生觀──部分

明清文人在所謂的退隱以外，其實試
圖藉此離異於由科舉制度所支配的世
俗世界，重新架構時間與空間，開闢
出一個非世俗的「異境」，從中重新開
展自我，營造「不俗」的生活形式、
人生價值與生命意義。前文所述的袁
宏道便是其中之最佳例子。

此外，值得留意的是，在這套明清
士人的流行文化中，背後實有 商人
的大力參與。一方面，商人雖然掌握

財富，但因在當時的社會地位不
高，因此欲透過結交翰林名士來提升
自己的品位，「與名流雅士鑒賞為樂」

（見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八十
二》）；另一方面，士人亦需依靠商人
的財力，特別是屢次考不上科舉的讀
書人，往往便會為商人撰寫書誌或墓
誌銘以維持生計。這些商人出手闊
綽，「潤筆銀動數二十兩，甚至四五
十兩。」（見俞弁《山樵暇記》）而龐
大的古玩市場更是把文化連商業直接
結合在一起。雖然如此，明清時部分
士人其實仍看不起商人，認為他們胸
無半點墨水而只懂投機取巧，但為了
生活又不得不與他們親近，因此當中
又包含 另一個矛盾。

結語
就明清社會文化發展而言，文人文

化的形成和不斷開展是明中期以來社
會文化自我繁衍、豐富化的過程。但
就整體中國文化而言，這套文化的發
展卻不能說是完全出自明清士人的獨
創，諸如閒隱的理念、古玩的鑑賞或
各種生活美學，都是承襲以前的文化
再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因此，明清文
人文化可以說是之前的時代各種文化
因素的繼承、重新詮釋，並且和現實
生活相互整合的結果。而在經歷這種
詮釋和整合，並在生活中具體實踐，
且不斷重新辯證以後，它已經發展成
為明清社會的重要特色和成就。

下期內容將繼續探計明清時期的尚
武風氣。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

供）

田野和村莊

和許許多多的黃昏

在夜間被裝入行囊

為了愛情而懸於北邊的星斗

孕育茶花和美色的紅壤

在整個南方燎原而過

希望 被揮霍一空

空氣厚實的灰燼中

你是端坐 的南方姑娘，

微笑不語

就是這樣

為了愛情

我們沉默 不說一句話

我看 你微笑，

然後默默流淚。

時間膨脹 ，

星空隨四季流轉

而我只是想躺下來

枕住你結實的雙腿

為了愛情

我們沉默在南方

起早的人，

迎 春風在行走，

柳枝輕柔像一支樂曲，

將路邊弄得舒坦，

路燈忍不住熄了，

還留點餘光，

躲在清秀的葉子背面。

早春，

就是這般的突如其來，

那麼不經意，

似乎還帶 些許不自信，

來了，雨點般的春天，

一腳踏入人間，

慌亂間，

踩到了一片蛙聲。

如果此刻，在鄉間，

還有一塊臘肉，

菜園子泛青蒜苗

吸引 味蕾，

一轉身，老了，

只能等來年，

今年結餘了一把鄉愁。

前段時間，白先勇青春版經典昆曲《牡丹亭》來本地文化中心
演出，激動不能自抑的心持續到入場，杜麗娘從600年前的夢裡
款款行來，清秀婉麗之外，聲腔更醉心，「原來奼紫嫣紅開遍，
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朝
飛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
賤！」

書生小姐，夢中相會，衣飾華美，舞姿搖曳。那柳夢梅眼波流
轉、溫情脈脈喚一聲：「啊，zie zie——」姐姐二字，重疊於唇
齒之間，乃戲曲中的「尖音」，韻味非常；姐姐以袖遮面，含羞
回首，「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兒閒尋遍，在幽閨自
憐。」這些美得流紅滴翠的曲文早已熟悉，現場聽來，又別有一
番體味，悠長的水磨腔，一唱三歎，細膩柔靡。

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不聆戲曲，怎能再次領略這曲中詞
章之美。

《牡丹亭》是湯顯祖「臨川四夢」中最得意的一部，曲詞既有
詩文般的優美典雅，也有李漁讚賞的除驚夢尋夢外，其它各折中
達到元代人水平的曲文，如「你怎撇得下萬里無兒白髮親。」

「地老天昏，沒處把老娘安頓。」他說放在《元人百種》前後，
幾不能辨。牡丹亭問世後「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可
見在當時有多麼轟動。

西廂曲子更為抒情婉轉，「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
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見安排 車兒、馬兒，
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氣；有甚麼心情花兒、靨兒，打扮得嬌嬌滴滴
的媚；準備 被兒、枕兒，只索昏昏沉沉地睡；從今後衫兒、袖
兒，都搵做重重疊疊的淚。兀的不悶殺人也麼哥？久以後書兒、
信兒，索與我淒淒惶惶的寄。」《西廂記》唱詞清麗到極致，且
契合人物性格，鶯鶯的婉約幽美，紅娘則新鮮活潑，明初朱權譽
王實甫詞如「花間美人，鋪敘委婉，深得騷人之趣。」 賈仲明
為其弔詞中說：作詞章，風韻美。

「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煙暮靄相遮蔽。夕陽古道無人
語，禾黍秋風聽馬嘶⋯⋯」此景詩畫難描，明代文學家王世貞盛
讚西廂唱詞的文辭之美：「北曲故當以《西廂》壓卷。」

想來曹雪芹對此兩部戲相當喜愛，讓它們在同一回目裡同時出
現。那黛玉葬花之時，偶遇西廂，越看越愛，不頓飯工夫，十六
出俱已看完，覺詞藻驚人，餘香滿口。後在梨香院牆角，聽牆內
十二官排戲，正是牡丹亭驚夢唱段，「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
不喜戲文的黛玉被驚醒年華，止步細聽，如醉如癡進而心痛落
淚。

在梨園有「曲狀元」之稱的馬致遠，其小令「天淨沙」「秋思」
妙合無垠，被譽為「秋景之祖」，他的雜劇曲辭優美，文采斐
然，歷史劇《漢宮秋》中漢元帝灞橋送別時兩段唱詞：他他他，
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鑾輿返咸

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近椒
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螿；泣寒螿，綠紗
窗；綠紗窗，不思量。呀！不思量，除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
淚滴千行⋯⋯

意境蒼涼，大段的頂真句式的修辭手法運用，心靈外化為物
象，物象又流溢 思緒，來回往復，蟬聯而下，節奏感鮮明，讀
時已覺蕩氣迴腸，若是唱來，又不知怎樣的傷情哀婉！

孔尚任《桃花扇》曲詞工整典雅。寫兒女風情，溫柔秀艷，寫
政治大事，則深沉悲壯。梁廷柟《籐花亭曲話》云：桃花扇筆意
疏爽，寫南朝人物，字字繪影繪聲；至文詞之妙，其艷處似臨風
桃蕊，其哀處似 雨梨花，固是一時傑構。

我收藏了最後一出「餘韻」中一套北曲「哀江南」的配樂朗
讀：「⋯⋯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
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
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
莫愁湖鬼夜哭，鳳凰台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
這輿圖換稿。謅一道《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音樂舒緩，音調低沉，聲情並茂，情感跌宕起伏，至末竟有泣
音，令人淚下。昆曲則更淒涼，蘇昆生以弋陽腔唱來，難抑哀傷
悲痛，不時長歎，字字滴淚，餘韻不絕。孔尚任的朋友顧采《桃
花扇序》稱此劇「可以當長歌，可以代痛哭，可以吊零香斷粉，
可以悲華屋山嶽」。

深深銘感歷代可敬的劇作家，才情萬丈，筆墨縱橫，給了後人
如此美麗的心靈盛宴，縱然生在千年之後亦不覺憾。翻開戲文，

《牆頭馬上》很近，《倩女離魂》很
近、《梧桐雨》《長生殿》就在身邊一
出出演 。皇家的愛，平民的情，趙五
娘的苦，竇娥的冤，生死大義、悲歡興
亡，緩緩流過指尖，灌注給我們鮮活豐
富 的 生 命 力
量；戲中
那 明 白
質 樸 、
清麗華
美的曲
詞，也
一 字 一
字 地 ，
遞 過 來
千 般 情
致，萬縷柔
腸。

走出百色機場，頓時被撲面的清甜空氣攝魂，朋
友舉臂歡叫：「來二斤新鮮空氣，上四兩純淨山
泉！」，身心俱輕。

驅車直奔巴馬。
新曆二月的巴馬剛好處於雨季。淡淡的灰墨色，

群山起伏環繞，像筆力高古的水墨畫。當地的朋友
說有點遺憾，天公不作美。而我卻暗自竊喜。青山
綠水不足為奇，這一抹與天地攜手的淡然和超脫，
何嘗不是又一種夢境和回憶？如果說春綠是一種滋
潤和喚醒，灰墨則像飽經滄桑的中年人的眼睛，沉
靜而淡然地看 你。沐浴 它別樣的光澤和力量，
感覺時光輕拂額頭，安祥溫存縈繞耳際。

第二天，推開窗，細雨如絲，霧氣朦朦，眼前一
片茫然。心想糟了，一場雨霧辜負了巴馬的水墨美
景。早餐後，雨霧依然故我地朦朧。心想反正是在
渾然中度日，不如出去和雨霧混個臉熟，欣賞氤氳
中水光山色的另一種美。

盤陽河畔，還沉浸在朋友講述的盤陽公主捨身化
為甘霖，為百姓治病辟邪的故事中，雨霧上演的一
場絕世實景演出就把我拉入另一場神話和傳奇。

見過山霧，見過霧鎖小東江，多次被高低姿態不
同的霧所迷住。這次，我再次被巴馬的雨霧吸引。

酥軟小雨為媒，牽引 霧無聲地呈現在起伏的山
腰裡。像一位攝魂的聊齋女妖，化得好個良宵春
夢，卻要在太陽露臉之前離情別意，有些依戀和不
捨，緩慢地，揮動 長長的紗袖。你看不清她的秀
顏嬌態，甚至看不清她依偎 哪座山，而你會情不
自禁地喜歡。喜歡她的輕緩、繾綣，喜歡她的無
力、無忌甚至無為。她漫無邊際地瀰漫，遠景是連
綿無際的群山，眼前是枝枝驚春的綠芽。此時，萬
事萬物都在她惜別的瀏覽之中，吟誦之中，描畫之
中，深情、散淡而嫵媚。

她濕潤而飽滿的甜香，像無聲的音樂，撥開無弦
的心，於是，心頭餘音裊裊。跟隨 霧慢慢地走在
飄忽的山風中，突然忘情地感覺自己成了採山的村
姑，把山裡清新的藥材當做鋪子抖開做藥引，由表

及裡地治療無助的頑疾。也像心底珍藏的某首詩
歌，不需要留下文字，卻無形無蹤呢喃在空中。彷
彿在撫摸 什麼，又彷彿來去了無牽掛，卻分明打
濕了一片明亮。

霧也讓我想起幼時澡堂子裡溫潤的霧氣。那是北
方寒冬裡的溫暖和清洗。而此時，霧便撩起久違的
蒸熏，緩慢地，把心頭許多的重，輕輕解開、融
化。把心底的許多怨和嗔靜靜清洗。霧誕生了妖嬈
的柔美和流動的寧靜，卻更遮擋了一些醜陋和光
線，潮濕一些事物和時光，在給人以柔和的同時，
也打濕清理一些記憶和思考。你的世界有霧了，你
的世界被霧環繞了，你的世界便多了一份溫婉、憂
傷、沉思和冀望。曾經的糾結、過往和矛盾乃至困
惑，也便在悄然中注入一種力量和柔情，你便會莫
名地與一種柔和包容的氣息毫無罅隙地擁抱。尤其
是巴馬山裡的霧，有了多情婀娜的群山做畫筆，借
助初春嫩芽的手，廣採天地之間的色調，被點染得
更加神秘、聖潔和蒼茫。這時，天地頓寬，身心舒
展。

記得朋友說過：酒在肝膽，情去心腸，唯傻樂二
字，融一切滄桑。」——此話可催淚，可入歌，可
解迷夢，可摧心肝。而無所圖、無所事、渾然天成
的霧，似乎與此傻樂之境可比可融。她像一個無邊
的幻想抑或是一個巨大的白日夢。沒有形狀和目
標，沒有規則和方圓，沒有限制和家園。只是，把
身體裡的苦水、淚水還有驚喜，與天地萬物交融，
彷彿是山裡風和雨生下的無憂孩童，只會把內心的
迷茫和想望向 遠方播揚。有人說，風有嘴巴，你
攪動了風，你就是風的嘴巴。我聽到霧的耳朵，你
把心事和閒暇隨意給他，他便是最仙氣的傾聽的耳
朵。而且，他只把你的話無聲地在高山流水、閒雲
野鶴中播種，他把聽到的消融成雲水的姐妹，播撒
成遼闊和博大。

一次的不期而遇，霧靜靜揭幕你人生的另一場
戲，陪你抵達精神上的一處高地，悄然融為心底隱
秘的一座殿堂和久遠的守望。

藝 天 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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